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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世界诗歌日”，我们祖国有

“中国诗歌节”，宝丰县有“宝丰诗词大

会”。

宝丰诗词大会连续举办了四季。俨

然成了宝丰县的一个文化品牌。我年年

参赛，虽然成绩不佳，但是对于诗词、对于

传统文化的热爱反而愈加坚定。

目前我从事的非遗保护工作，四级

非遗项目与古典诗歌一样，都是优秀传

统文化，都是我的挚爱。二者也有交

集。非遗项目十大类中的民间文学包

括民谣，传统音乐包括民歌，而《诗经》

“国风”即是当时各地的民歌民谣。传

统戏曲、曲艺的唱词本身就是诗歌，或

者可以与诗歌相媲美。曲艺中的大调

曲子与元曲渊源颇深，三弦书经常出现

《西江月》词牌。尤其是“三皇人根之

祖，治下乾坤厚土。身披槲叶与耕读，

与人造下幸福”，不由把我们带回遥远

的三皇时期，眼前浮现出祖宗们辛勤劳

作的画面。

宝丰县目前的 3 个国家级非遗项

目，都有诗句来描述。比如，中国曲协原

主席陶钝为马街书会写下了“马街竞艺

溯源长，负鼓携琴汇现场。说古论今依

旧事，万人空巷看兰芳”的诗，传为美谈。

宝丰酒传统酿造技艺传承数千年，

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喝了宝丰酒后，留下

了“春风着人不觉醉，快卷更须三百杯”

的佳话。

汝瓷烧制技艺可谓皇帝之命下“工

匠精神”的体现，形容汝瓷的“雨过天青

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御批诗句，出

现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第七场。今

年宝丰诗词大会的主会场的色彩即选

用了汝瓷的“天青色”元素。点评嘉宾

的背后博物架，放的亦是汝瓷。

所以说，古典诗歌融入到我们的生

活中，滋养着我们华夏儿女的心田。

年初，“战疫”期间，“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

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古

诗一时成为“热词”，不仅坚定了“战

疫”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

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无疑包括

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

本季宝丰诗词大会，出题范围

1000 首，是“诗海”中的几点浪花。但

是“欲到中年事更多”的中年诗友们，

面对千首诗词曲，也纷纷感叹“青春留

不住，白发自然生”，“黑发不知勤学

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空闲时间少、记忆力衰退，学习起

来是那么的吃力！有的还抱怨少年时

怎么没有见过这么多古典诗歌呢？抱

怨少年时为什么没有诗词大会呢？

我们少年时代，温饱问题刚刚解决，

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没有现在火热。

普通人家，难有一本两本真正的书籍。即

使学生课本，大都是用过就不知所终了。

最常见的连环画，东家串西家，翻得少皮

没毛。

但是我们又是幸运的，比起我们的

父辈祖辈。我们走进了全面小康的新

时代，具备了坐下来“研究”传统文化的

物质基础，能够选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

情。印刷业的繁荣、网络的普及、通讯

的发达、交通的便捷，我们享受着老祖

宗们前所未有的幸福。

本季挑选的千首诗歌，几乎涵盖

了各种古典诗歌形式，可见专家教授

们的匠心独运。从原始歌谣“断竹，续

竹；飞土，逐宍（肉）”到《诗经》、楚辞，

从汉乐府、古诗十九首到魏晋南北朝

诗歌，从唐诗、宋词、元曲到近现代革

命家的作品，直到现代《天安门诗抄》

中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

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虽然喜爱古

典诗歌，但对于这些“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素未谋面的也不少。比如，“包

青天”包拯的诗，“神童”汪洙的诗，清

末重臣李鸿章的《临终诗》。特别是

《临终诗》，催人泪下，使我们看到了清

末时局飘摇、饱受争议的“李中堂”的

另一方面。

几年来的宝丰诗词大会，扩大了我

们的知识面，也结识了一批诗词发烧

友。他们或者在家中营造“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的浓厚氛围，润物无声地浇

灌孩子的心灵；或者把子女学习诗词的

视频发在微信朋友圈，激励孩子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或者在教学中融入经典

名句，增强课堂效果；或者在工作生活

中，用诗句抒发喜怒哀乐。有一位同志

尤为典型，自己和儿子从小学六年级到

高一，连续四年参加宝丰诗词大会。8

岁的女儿4年来每天坚持背诗词、诵读

文章。

我们可以想象，在优秀传统文化滋润

下的孩子们，将来会怎样呢？就拿孝道来

说，他们细品过《诗经》中“棘心夭夭，母氏

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苦辛，揣摩

过唐诗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深

情，体会过清诗中“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

辛”“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的画面，将来不会不孝敬老人吧！推而广

之，他们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台上是对

手，台下是朋友。诗词大会是学习成果

的检验，是积极的竞争，是竞争中的提

高，传递的是终身学习的正能量。但愿

这样的活动能像曲艺盛会马街书会一

样，年复一年、瓜瓞绵绵地举办下去，直

至百年、千年，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春草年年绿
◇郭敬伟

东方初透胭脂色，远山一黛才描得。衾薄梦难成，沿蹊廓外行。

残枝栖独客，宿鸟须眉白。遍地北风荒，寒淹红日光。

菩萨蛮·霜晨
◇阿卫国

曾是冰云雪雨。也会化身轻雾。弥漫夜空中，巧遇冷仙飞舞。争聚。争聚。

装饰枯蒿瘦树。

如梦令·霜晨
◇张建国

风雨凄凄，夜阑人静，独坐窗前，聆听着诗人余

光中《浪子回头》中“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一

排相思树，淡定的雨雾，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恍

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去白

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的诵读，我恍惚间又听

到了母校那亲切的钟鸣，看到了母校那口沧桑的老

铁钟，看到了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母校敲钟的徐老

师，想起了童年时代在母校的美好时光。

我的母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座庙堂改建

而成的。因这里有两个庙堂，故叫双庙小学。校园

坐北朝南，占地30多亩。在我的记忆中，学校共有五

个年级十个班。校园东墙外是一条自北向南的小

溪。清澈见底的小溪在校园外墙东南角折向西南，

从学校门前一架古老的石桥下穿过，折南缓缓流

去。远远望去，白墙蓝瓦、玉带缠绕、绿树掩映下的

校园，显得宁静而又安详。

校园的中轴线是一条南北甬道，在柔软的沙

砾甬道旁栽着两行碗口粗的柏树，在甬道中部西

侧有一棵蓊郁的老榆树，树的枝丫上架着一口老

铁钟。这口老铁钟直径大约30厘米，曲线玲珑，圆

润祥和，外壁历经岁月侵蚀虽已锈迹斑斑，但内壁

经过岁月的打磨，却发出幽幽的光。铁钟的中心

处悬着一个小铁杵，铁杵下的孔上系着一根细长

的绳子，在绳子垂到离地面近两米处系着一个光

溜溜的枣木手柄。

我就在这悠悠的钟鸣声里，度过了快乐的小学

生活。五年间的每天清晨，当这口老铁钟发出的钟

鸣声划破黑夜，惊醒憩息在树丛中的小鸟，如一圈

圈涟漪在乡村上空扩散时，黎明便揉着惺忪的眼睛

向我们姗姗走来。伴随着“当当、当当……”的短促钟鸣声，我和小伙伴们快步走

进校园，走进教室，准备上课；伴随着“当当当、当当当……”的急促敲击声，我们翻

书页，开始知识的求证探索；伴随着缓缓的钟鸣声，我们飞奔出教室，在校园里放

飞心情；伴随着紧急的钟鸣声，我们奔向操场舒展筋骨，锻炼身体。

在我五年的小学生活中，徐老师一直负责这口钟的敲击，他是这所学校建校后专

一敲钟时间最长的人。徐老师身高约有一米七五，头发花白，面庞清癯。他家就在校

园东边的双庙村。那时，为了把钟敲准，徐老师总是提着一个小闹钟。那个小闹钟从

来没有离开过徐老师，徐老师到哪里，那个闹钟就带到哪里。在快到敲钟的时间，他就

早早地来到大榆树下，左手拿着闹钟，右手拽着钟绳的钟柄，两眼直盯盯地注视着闹

钟。待到闹钟指针指向等待的那一瞬间，他就仰起头，拉动钟绳，把铁钟敲得“当当当”

作响。那钟音声传林岳、响彻云霄，飘荡在乡村方圆三里五村的上空。这口老铁钟，不

仅是我们生活学习的指挥棒，也是我们当地农村人上地干活、下工的钟声。

由于徐老师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徐老师和校园那口老铁钟也一起定

格在了我们心中。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毕业后有幸回到母校教书。那口锈迹斑斑的老铁钟还挂

在那里，敲了十余年老铁钟的徐老师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腿脚不灵便，也不再敲钟

打铃了。学校没有了专门敲钟打铃的人，敲钟打铃就由老师们轮流值班。不过，

那时徐老师还时常拄着拐杖来学校看望大家。他每次来学校，都要到那棵大榆树

下，仰着鬓发苍苍的头，久久地凝视着那口老钟，用干枯的手轻轻抚摸着那棵树，

再轻轻地握住钟绳的手柄，似乎是想再敲一下，但是欲敲又止，又把手停留在空

中，再也没有动。有次，徐老师指着那口老铁钟对我说：“你看这钟还是原来那个

样，没有变，我每天听着这声音感觉很舒服。我现在老了，老眼昏花，记性也不好

了，敲不成了，现在你都当老师了，一定要把这钟声敲准敲好，咱这里的老少爷们

儿不能没有这钟声，大家每天都在听这钟声。这里只要钟声在，咱这里的娃就会

有出息。我听说今年咱这里出来6个本科生，这是多好的事啊……”看着徐老师自

豪满足的神情，我也深深体会到一个老教师、一个敲钟人与母校的深深情结及对

母校未来的美好期盼。

我在母校执教三年，后因工作变动，离开了学校。再后来，我听说徐老师与世

长辞，双庙小学也迁到了新址，昔日的那棵大榆树消失了，那口老钟也不知去向。

今夜，听着那“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浪子已老了，

唯山河不变……”，我仿佛间又听到母校那清幽的钟鸣声、母校老师的谆谆教导

声、小伙伴朗朗的读书声……多少年来，是那亘古不变的钟鸣声，是那坚守、执着

的精神在引领着我、启迪着我、哺育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

生活的海洋中奋勇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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